
 包 装 工 程 第 43 卷  第 18 期 

302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年 9 月 

                            

收稿日期：2022–04–26 

基金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项目（文非遗发[2017]2 号）；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一般项

目（19WMB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YJA760068） 

作者简介：王韦尧（1996—），男，硕士生，主攻服饰文化与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张毅（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纺服饰面料设计与文化。 

古书画装裱绫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再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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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古书画装裱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探寻其装裱纹样的艺术特征

和文化内涵，可以发掘传统装饰纹样中的东方文化魅力。方法 采用文献与资料收集、实地考察的方法，

对古书画装裱绫纹样的实物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运用转译与形状文法，对装裱绫纹样中的典型纹样进

行一定的筛选、提取，并依据形状文法的推演规则，对装裱绫纹样进行再设计，以丰富其纹样的表现形

式。结合艺术设计学理论与形式美法则，将创新设计的纹样运用于文创产品的设计中。结论 通过对装

裱绫纹样进行创新，应用于文创产品中的装裱绫纹样，在创新设计的方法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装裱绫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与开发，拓宽了装裱绫纹样的宣传方式，为传统装饰纹样的创新提供了

新的思路，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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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NG Wei-yao, ZHANG Yi, WANG Xian-ying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mounting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

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artistic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ounting 

patterns can discover the charm of orient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This research collects and sorts out 

the physical data of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mounted with damask patterns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Using translation and shape grammar, the typical patterns in the framed damask 

pattern are screened and extra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framed damask pattern is re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de-

duction rules of the shape grammar to enrich the expression form of the pattern.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art design and 

the law of formal beauty, the pattern of innovative design i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innovating the pattern of the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applied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adiates new vigor and vitality.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unting damask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s broadens the propaganda methods of framed damask patterns,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ra-

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promot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translation; shape gramma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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绫，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种之一。《说文解字》

中对此解释为：“东齐谓布帛之细者曰绫。”《释命》

里讲：“绫者，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1]从文献记

载可见，绫是一种近于冰面裂纹的斜纹组织面料。绫

自商朝起源，后世逐渐开始将其大量运用于服饰，工

艺技术愈加成熟。宋代时期，在各地设立了专门制造

绫的作坊，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由于宋朝的帝王对

书画十分喜爱，广设画院，书画事业迎来了空前的发

展阶段，加之宋朝丝织业的繁荣，其装裱工艺到达了

精美成熟的时期。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所

记载的绫花色近 30 种之多，可见装裱用绫的名目繁

多[2]。明清时期，绫多用于装裱书画，装裱纹样题材

和种类也愈加丰富。从织绣组织学的角度来讲，书画

装潢用绫应称为“五枚三飞经面缎”，但在装裱中这

类面料统称为绫[3]。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提到：

“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4]，意为装裱的技法

掌握着书画的命运。中国古书画之所以成为经典艺术

品且代代流传，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装裱和修复，

而书画装裱的意义就在于书画的保护和书画的美观。

古书画的装裱形式、工艺流程及归纳考证近年来日益

受到业界学者的关注，相关论著逐渐增多，然而鲜有

学者对用于古书画装裱丝绸的装饰纹样进行系统研

究。文章从装裱绫纹样的角度出发，对其纹样的形态

特点、艺术设计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并通过

一定的设计手法对其运用于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可行

性进行探讨，为文化创意产品的跨界设计与创新开发

提供新的思路。 

1  装裱绫纹样常用题材类别 

古书画的装裱绫纹样题材包罗万象，拥有独特的

风格。通过实地调查与实物图片收集发现，装裱用绫

的纹样题材主要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云纹及

其他纹样。其中以动物纹样和植物纹样最为常见，人 
 

物纹样使用数量最少，各图案纹样之间相辅相成、互

为补充。装裱纹样不仅是对书画作品的修饰和美化，

也寄托了那个时代装裱者对这些书画作品的全部情

感。因此，为更好地挖掘装裱绫纹样中的文化内涵，

在艺术设计学的基础上将搜集到的图案按自然种类

划分为以下几类经典纹样。 

1.1  动物纹 

动物纹是书画装裱用绫图案中种类最为丰富，也

是最重要的装饰题材。主要以龙纹、鹤纹、凤纹为主，

还有一部分是对神祇或者其他祥禽瑞兽的描绘刻画。 

1.1.1  龙纹 

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在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古老文明中保持着神秘、威严的形象，是装饰

纹样中极有生命力的题材，富有强大的民族精神感染

力[5]。从形态上看，装裱绫中的龙纹主要有升龙、降

龙、团龙三种构成形式。从呈现方式上来看，升龙呈

现“龙首向上，龙尾向下”的姿态，降龙的形态则是

“龙首向下，龙尾向上”，升龙与降龙往往以单元纹

样的形式出现，且每幅作品中的龙纹造型都基本相

似，见图 1a、图 1b。团龙将龙作侧身盘转回旋状，

龙头位于其中心位置，使其图案化的感觉更强，见图

1c。龙纹自古以来就被赋予神圣威严的形象，象征着

吉祥、如意、富贵，神龙的超然形态与崇拜思想延

伸到装裱纹样中，凝集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

值观念。 

1.1.2  仙鹤纹 

除了龙纹之外，仙鹤纹亦常被用于装裱用绫纹

样，是动物纹中典型的祥瑞禽兽类纹样。飞鹤是仙鹤

纹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常与云纹和器物纹组成云鹤

纹图案与杂宝仙鹤纹图案这两大类题材。其中云鹤纹

最为常见，飞鹤与祥云、连云等组成四方连续纹样，

动态神韵写实逼真，见图 2。仙鹤在中华民族传统审 

  
a 明或清 赵孟頫： 

《兰亭图》 

b 元或明 陈容： 

《云行雨施图》[2] 

c 宋 周文矩： 

《春闺仕女图》[2] 
 

图 1  装裱绫纹样中的龙纹 
Fig.1 The dragon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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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 唐寅： 

《垂虹别意图》[2] 
b 北宋 赵昌： 

《写生蛱蝶图》 
c 唐 顾恺之： 

《女史箴图》[2] 
 

图 2  装裱绫纹样中的仙鹤纹 
Fig.2 The crane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 

 
美中寓意深远，不仅仅因其是寿星的坐骑，寓意追求

长寿永生而广为流传，历代文人雅士亦常以鹤为喻。

装裱者将仙鹤纹作为古书画装裱的经典纹样,象征书

画家的君子气概与隐士情节，蕴涵着古书画作家的高

洁情趣、宏大志向与人格追求。 

1.1.3  凤纹 

与龙纹类似，凤纹在中国传统纹饰中也有着相当

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便是祥瑞的象征。凤纹在古书

画装裱绫动物纹样中的种类和题材最为丰富，例如南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之六《绍兴御府书画式》中多

处记载了各色鸾纹绫的使用，元代陶宗仪的《书画裱

轴》中亦有“碧鸾”“白鸾”“皂鸾”等记载[6]。从形

态上看，凤纹的构成形式主要为飞凤（见图 3a）和

团风（见图 3b）。与仙鹤纹的表现形式类似，飞凤和

团凤一般不作为单独纹样使用，而是与云纹、鸟禽纹、

植物纹等辅助纹样构成装裱图案，单元纹样中凤纹与

鸟禽纹的数量不同，图案的呈现方式也不尽相同，表 
 

现形式也愈加丰富多彩（见图 3c）。凤纹因其精美细

腻的造型和雍容华贵的气质，深受中华民族的喜爱，

在历代纺织品纹样中频繁出现，是象征祥瑞、吉祥的

图案。 

1.2  植物纹 

在宋代，植物花卉类题材在丝绸纹样中兴起，成

为一种时代潮流[7]。这一时代现象也顺理成章地反映

在古书画的装裱纹样中。装裱绫纹样中的植物纹主要

为写实植物纹和抽象植物纹两大类，其中以抽象类的

花卉最为丰富，涉及的题材主要有牡丹、梅兰、菊

花、莲花等。抽象花卉纹不仅仅会作为单独纹样呈

现（见图 4a），也会与几何纹、云纹等互相组合构成

装饰题材纹样（见图 4b）。植物纹有时也会以缠枝花

纹的排列方式出现在装裱绫纹样题材中（见图 4c），

婉转流畅的缠枝配以饱满灵动的花卉，结构绵延连

贯，寓意吉祥喜庆、绵绵不绝，蕴含着装裱者的美

好意愿。 

   
a 清 佚名： 

《锦堂图》 
b 清 佚名： 

《人物故事图》 
c 北宋 王安石： 

《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图 3  装裱绫纹样中的凤纹[2] 
Fig.3 The phoenix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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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宋 祁序：《江山放牧图》 b 清 程正揆：《江山卧游图》 c 明 唐寅：《蕉叶睡女图》 

 

图 4  装裱绫纹样中的植物纹[2] 
Fig.4 The plants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2] 

 

1.3  几何纹 

几何纹在古书画装裱用锦纹样中更为常见、形态

更为浑厚、变化也更丰富，因而装裱用绫纹样中的几

何纹常常以中型或者小型的球路纹、龟背纹、“卍”

字纹等形式出现，其使用数量较装裱用锦纹样也更

少。几何纹在装裱用绫纹样中，主要起两类作用：一

种是其他纹样以几何纹为框架，在其内部进行填充，

见图 5a；另一种情况是用作其他纹样的底纹，丰富

纹样的造型和表现形式，见图 5b。 
 

a 清 朱瞻基：《唐苑熙春图》 b 明或清 陈淳：《山水图》 
 

图 5  装裱绫纹样中的几何纹[2] 
Fig.5 The geometry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2] 

 

1.4  云纹 

云纹在装裱绫纹样中主要是以辅助纹样的方式

呈现在织物上，常与鸾凤、龙、飞鹤搭配，常以涡形

曲线为基本构成元素。装裱绫中的云纹通过相应的组

合排列方式、构成的大小、变化多端的结构，进而形

成单朵或复合形制的云纹，造型丰富多变，填饰在

装裱绫动物纹之间，衬托出神秘之感和祥瑞之气，

见图 6。 

1.5  其他纹样 

在装裱绫纹样中，还有少部分其他纹样，例如文

字纹样、人物题材等。文字纹样出要以“寿”字纹和

“卍”字纹为主。例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

的清代《唐苑嬉春图》（见图 7a），其手卷天头的装

裱纹样是由团寿纹和古钱纹相间，以四方连续的样式

排列而成。团寿纹外圈为五只写意变形的蝙蝠，纹样

组合成五“蝠”捧寿的样式，寓意多福多寿、福寿安

康、福财齐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的清代《仿

黄公望山水图》（见图 7b），其图案由莲花与童子共

同构成，奔跑追逐的童子手执莲花在缠枝间嬉戏玩

耍，在传统观念中有祈求子孙兴旺、多子多福的吉祥

寓意。 

  
a 清 朱瞻基：《唐苑熙春图》 b 清 佚名：《人物故事图》 c 明 唐寅：《垂虹别意图》 

 

图 6  装裱绫纹样中的云纹[2] 
Fig.6 The cloud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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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 朱瞻基：《唐苑嬉春图》 b 清 王时敏：《仿黄公望山水图》 

 

图 7  装裱绫纹样中的其他纹样[2] 
Fig.7 The other pattern in damask mounting pattern[2] 

 

2  装裱绫纹样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纹样在发展过程中很大意义上实现了

内涵与寓意的升华，映衬着时代文化的特质[8]。装裱

绫纹样种类丰富多彩、风格独特，体现出东方独特的

装裱特色与文艺之美。它不仅仅承载着先祖共通的思

维模式与价值观念，同样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想

信念和审美追求，其纹样也展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内涵。 

2.1  历代文人的情感寄寓 

如果说书画作品代表历代文人雅士的艺术水平，

装裱就是衬托其作品的必要因素，装裱纹样自然就是

装裱织物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将生活的种种向往都编

织在了纹样里，如珍禽瑞兽寓意富贵吉祥、梅兰花卉

象征纯洁、孩童幼子与多籽类植物共同搭配组合，象

征多子多福，各类纹样常以吉祥、平安、富贵立意。

装裱纹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历代文人对自身作品情感

价值的提升，同样寄寓着他们超尘拔俗的风骨神韵和

精神品格，使之成为自身道德伦常的载体。 

2.2  装裱艺术的造诣载体 

《装潢志》有云：“装裱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4]，

意为书画装裱质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书画的存亡与

否，也间接代表了装裱师独具慧眼的裱画技艺。高超

的装裱师对装裱时间、装裱对象、装裱细节都有着精

确的把握，通过手、眼、心三者的完美配合，才能完

成一幅精美的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装裱师精湛

的技艺和高深的造诣。精致的装裱技法与装裱艺术，

开拓出一种展示书画作品并供人谈论赏玩的别具一

格的社交方式，提升了人民的审美品味。原本仅以防

潮防损为功用的装裱技艺，如今早已发展为展示东方

文化的载体。 

2.3  民族风韵的文化符号 

古书画装裱用绫纹样不似其他服装用织物，不同

历史时期的图案风格、纹样布局、纹样造型等细节部

分有着不同的年代特征[9]。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论

书表》开启了对中国古书画装裱艺术的研究。从最原

始的简素的帛画书卷到宋代名声显赫的“宣和装”再

到如今风格各异的装裱流派，中国古书画装裱凭借其

装裱品势的多样性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在艺术领域占

据一席之地，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不仅是一份

值得珍视的中华文化遗产，同样也是积淀民族审美与

文化熏陶的代表符号。 

3  装裱绫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及

应用 

创意产品设计通过借助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统

文化与丰厚的历史积淀，且兼备形神交融的特征，可

以全方位加速我国文化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10]。近年

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凭借其精准的用户定位及结合传

统文化的创新设计，在市场上广受欢迎，扩大了故宫

文创的国际影响力[11]。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艺

术进行有机融合，不仅是历史的潮流趋势，也是未来

艺术设计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装裱纹样在书画装裱

艺术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现代设计手

法及理论支持，将装裱绫纹样进行重新整理与设计，

并融入产品设计中，进而设计出兼具美观造型与实用

功能、蕴含民族精神和审美艺术的文化创意产品，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1  装裱绫纹样创新设计的应用框架 

依据相关应用流程，对装裱绫纹样中的创新设计

进行归纳总结，应用框架见图 8。该框架主要包括三

部分： 

1）首先是对装裱绫纹样及其内容背景的研究，

同时对其纹样的种类进行一定的概括总结，分析各个

纹样的呈现方式和特征，并进行文化内涵的分析。 

2）其次根据典型目标，从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

的纹样，运用创新设计方法，进行图形的再设计与纹

样转化。并推演出新的纹样基本单元和组合形式，通

过美学规律与审美认知的重新架构以获得新的图案。 

3）最后根据衍生后新纹样的形态，将其应用于

文创产品设计，得到创新应用方案。 

3.2  基于转译和形状文法的装裱绫纹样设计 

转译从生物学上来讲，是指以脱氧核糖核酸（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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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得到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为模板，合成具

有一定氨基酸顺序的蛋白质的过程[12]。从艺术设计学

角度来讲，转译可以理解为以传统纹样为初始模板，

通过一定规律性的设计，将原始纹样转化后结合成新

纹样的过程。笔者选取五类经典的装裱绫纹样，将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仙鹤纹、杂草纹、莲花纹、菊花纹等

结合现代图案设计法进行再设计，在保留原有特色不

变的基础上进行夸张、抽象处理并进行元素的提取和

转译，创建出新式纹样，使其符合现代审美，将其概

括汇总后以建立相对应的设计因子库，见表 1。 
 

 
 

图 8  装裱绫纹样创新应用框架 
Fig.8 The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damask mounting pattern  

 

表 1  纹样设计因子库 
Tab.1 Pattern design factor library 

纹样原图 纹样种类 设计因子提取 设计因子转译 

莲花纹 

  

 杂草纹 

  

 

兰花纹 

  

 

菊花纹 

  

折枝纹 

  

 团花纹 

  

云纹 

  

 仙鹤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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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纹样的提取和转译后，形状文法也可以更好

地辅佐纹样的转化与再设计，实现了新图案的自动生

成。形状文法由 George Stiny 和 James Gips 最早提出，

最先将其应用于绘画与雕塑创作中，后扩展到建筑设

计、品牌形象设计和产品图形的创新设计等领域中[13]。

形状文法依据平移、旋转、镜像等特定的演变方式，

改变纹样形态特征，在延续原有图案特征的基础上，

获得丰富的创新图案。以字母“F”为例，根据形状

文法纹样演化规则，得到延伸图形。其中的规则 1 为

平移，规则 2 为水平镜像，规则 3 为垂直镜像，规则

4 和规则 5 分别放大与缩小，上述规则称之为生成性

规则。将生成的基本图形持续按照推演规则进行衍

生，进而获取更加丰富的新图案，此过程称为衍生

性推演 [14]。衍生性推演如下：规则 6 为 45°倾斜镜像，

规则 7 为绕自身中心点旋转 15°，规则 8 为绕中心轴

旋转 15°。纹样演化规则见表 2。 

将上述设计因子库中提取纹样，通过一次或多次

的推演，生成基础纹样单元组合，其演化设计见图 9。 
 

表 2  装裱绫纹样的形状文法推演规则 
Tab.2 Damask mounting pattern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e shape grammar  

规则 1 规则 2 规则 3 规则 4 规则 5 规则 6 规则 7 规则 8 

    
 

 
 

图 9  基础纹样推演 
Fig.9 Basic pattern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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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装裱绫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应用实践 

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财富，其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以此为题材的文创产品占据了很大的

市场份额[15]。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其他纹样，其背

后所蕴含的传统韵味和文化价值，彰显了所处时代的

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特质

的有效发挥。基于以上认识，在现行设计因子提取方

法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现代文创市场需求

的传统纹样设计因子提取方法，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

当下市场中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实践活动需求。将装裱

绫纹样中提取出的各类经典纹样结合设计因子库中

最小单元纹样进行设计，通过形状文法进行多次变

换、组合，得到新的纹样图案。来源于书画装裱的纹

样，将其应用于文创中，别有一番文艺气息。通过上

述纹样的提取、转译与推演，创新设计后的纹样效果

图见图 10。 
 

 
 

图 10  创新纹样效果图 
Fig.10 Innovative pattern renderings  

 
笔者选取元素造型简练淳朴的鹤纹作为主纹样，

其图腾寓意更偏向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质。选取几

何纹作为框架，搭设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构图空

间，便于纹样的填充和归置。与此同时，对设计因子

库中象征“君子”的菊花、莲花、兰花的传统纹样进

行再设计后，与鹤纹相互呼应，以“鹤鸣之士”的寓

意象征贤明高洁的才子气息。创新图案的纹样摒弃了

古书画装裱绫纹样中的古板造型，在转译与形状文法

的创意设计下，纹样动态丰富、栩栩如生，寓意吉祥，

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在图案的色彩处理上，选取黄绿

色为主色，白色、蓝色和深紫色为辅助色彩，以红橙

色作为细微点 ，整体设计效果简约时尚又不失层次

感，色彩温和舒适，风格典雅舒适。基于以上图形的

创意设计，将其运用到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得

到既契合现代人群审美特点又不失传统设计语言的

新产品，基于形状文法的刺绣创新设计应用案例见图

11。方形的图案设计应用范围广泛，将其作为单独纹

样进行呈现，可以用于帆布袋、马克杯、笔记本这类

生活办公用品当中；若将其以适合纹样进行呈现，亦

可适用于方形丝巾或者方形的抱枕枕套等纺织品图

案设计中，以及胸针、手机壳这类小物件的图案造型

设计中。创新图案的工艺表现以数码印花、贴图胶印

为主要手法，在适应产品造型的同时适用于工业化、

批量化、流水化加工。创新设计下图案的适配性和市

场化推广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完美契合民族风与时代

感的同时，满足了消费者追求传统纹样中艺术文化内

涵的心理诉求。 
 

 
 

图 11  创新纹样应用 
Fig.11 Innovative pattern application 

4  结语 

装裱绫纹样的发展依托于中国传统古书画近两

千年的装裱工艺历史，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与

审美经验而形成，独具民族风格与艺术传统。文章以

装裱绫纹样为例，运用转译与形状文法在传统纹样中

进行推演与再设计，淡化传统装饰图案在文创产品中

应用不和谐等问题。该方法在保留了传统纹样特色的

同时获得了大量创新方案设计，易形成统一的风格，

提供了一个可行且灵活的设计方法，潜移默化地推广

与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纹样。程式化的设计方法便于

计算机实现预设的规则，为传统织物纹样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设计思路同样也适

用于其他传统织物的纹样设计或是传统图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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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更加复杂的纹样或图案也可以应用此方法获

得更多的方案选择和拓展路径，以此来更好地满足市

场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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